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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祖 遨 与 北 伐

杨 德 炳

(一 )

祖遨字士稚
,

西晋泰始二年 ( 2 6 6)
,

生于范 阳遒县 (今河北省沫水县北 )
, “

世吏二千石
,

为北州旧姓①
” 。

《晋书》卷六二本传称邀少孤
,

性豁荡
,

不修仪检②
,

年十四五犹未知书
。

然

轻财好侠
,

慷慨有节尚
,

每至田舍
,

辄称兄意
,

散谷帛以碉贫乏
,

乡党宗族以是重之
。

后乃

博览书记
,

该涉古今
,

往来京师
,

见者谓迅有赞世才具③
。

后侨居阳平 (郡名
,

治所在今河

北大名东 a) 年二十四 (即太康十年
,

公元 28 9年 )
,

阳平辟察孝廉
,

司隶再辟举秀才
,

皆不行
。

后与刘现俱为司州主簿
,

情好绸缪
,

共被同寝
。

中夜闻荒鸡鸣
,

缴现觉日
: “

此非恶声也
。 ”

因

起午
,

遨
、

艰并有英气
,

每语世事
,

或中宵起坐
,

相谓日
: “

若四海鼎沸
,

豪杰并起
,

吾与足

下当相避于中原耳
” 。

惠帝永宁元年 ( 3 0 1)
,

辟齐王周大司马椽
,

长沙王父骡骑 祭 酒
,

转 主

簿④
。

累迁太子舍人
,

豫章王从事中郎
。

永兴元年 ( 3 0 4 ) 随惠帝北伐成都王颖
,

王师败 于 荡

阴 (今河南汤阴县西 )
,

邀遂退还洛阳
。

同年冬
,

河间王顺大将张方劫持惠帝西至长安
,

关东

诸侯范 阳王鱿
、

高密王略
、

昌平公模等竟相召征
,

遨皆不就
。

东海王越又以逛为典兵参军
、

济阴太守
、

母丧不之官⑤
。

以上是祖遨前半生的主要事迹
。

尽管史称他
“

梗概有大志
” ,

有
“

英气
” ,

似乎从青少年时

代起就立志要
一

于一番大事业
,

而且还留下了
“

闻鸡起舞
”

的千古佳话
。

但上述事实表明
,

出身

于
“

北州旧姓
”

的祖遨
,

与当时一 般的士族子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

从他与刘现的对话中
,

不难看 出他向往和追求的只不过是做一个
“

乱世豪杰
”

而 已
。

事实上他跨入仕途不久也就转入

了
“

八王之乱
”

的漩涡之中
。

故本传
“

史臣
”

论及他前半生时称
: “

祖生散谷周贫
,

闻鸡暗舞
,

思

中原之燎火
,

幸天步之多艰
,

原其素怀
,

抑为贪乱者矣
。 ”

这
“

贪乱
”

二字虽可能有点过分
,

但

也并 非毫无根据
。

但当祖邀进入后半生时
,

西晋的政局发生了空前的巨变
。

首先是持续多年的统治阶级大

混战

—
“

八王之乱
”

给中原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

使西晋统治者的力量遭到致命削弱
,

使阶级

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
。

故几乎与此同时
,

在长江流域李特
、

张昌
、

王如
、

杜搜等人领导

的流民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

席卷了整个南中国
;
在北方则相继爆发了匈奴贵族刘渊和匈奴

别部揭族首领石勒领导的反晋斗争
。

在这两股革命洪流的冲击下
,

西晋政权很快就出现了土

崩瓦解之势
。

但刘渊
、

石勒的反晋斗争很快就由正义的反民族压迫的战争转化为非正义的民

族侵扰战争
,

民族矛盾上升为全国范围内的主要矛盾
。

永嘉五年 ( 3 1 1 ) 四月
,

石勒的骑兵在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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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宁平城 (今河南鹿邑县 )一举全歼西晋主力部队十多万
。

六月
,

洛阳陷落
,

怀帝被俘
,

西

晋作为一个统一政权业 已名存实亡 (此时祖邀正好四十五岁 )
。

在这大动荡的历史转折关头
,

西晋统治阶级的核心—
门阀士族集团急剧分化

。

一部分腐朽沉沦不能自拔者终被大动荡的

洪流所吞没
,

成为这个王朝的殉葬品
;
一部分流寓江左

,

创建了东晋政权
,

但却满足于偏安一

隅
;
但也有一部分人振奋起来

,

走上抵抗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战斗前线
,

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
、

可歌可泣的事业
。

刘现在北方孤守并州
,

坚持斗争
,

祖遨自南方渡枉北伐
、

收复中原
,

都是

其中最突出的壮举
。

故《晋书》卷六二《刘现
、

祖遨传 》末
“

史臣
”

又云
: “

及金行中毁
、

乾维失统
,

三后流亡
,

递萦居截之祸
,

六戎横噬
,

交肆长蛇之毒
。

于是素丝改色
,

沂弛易情
,

各运奇才
,

并腾英气
。

遇时屯而感激
,

因世乱以驱驰
,

陈力危邦
,

犯疾风而表正
,

励其贞操
,

契寒松而

立节
,

咸能自致三铱
,

成名一时
。

古人有言日
: `

世乱识忠良
, 。

盖斯之谓矣
。 ”

当洛阳失守之际
,

祖遨也和许多士大夫一样
,

率领亲族乡党数百家向淮
、

泅间流徙
。

从

小就轻财好侠
,

贯于散谷周贫的祖邀
,

此时更是
“

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
,

躬 自徒步
,

药物衣

粮与众共之
; 又多权略

,

是以少长咸宗之
,

推遨为
`

行主
, ”

⑥
。

行至泅 口 (今江苏淮阴县西
,

古泅水入口处 )
,

坐镇建邺 (今南京 ) 的镇柬大将串琅邪王司马睿逆用遨为徐州刺史
。

建兴元年

( 3 1 3) 五月
,

又征遨力其左承相府谓议祭酒
,

居京口 (今江苏镇江市 )⑦
。

本传袜
“

遨以社视倾

覆
,

常怀振奋之志
。 - · ·

…时帝 (按司马睿此时尚未称帝 ) 方拓定江南
,

未逞北伐⑨
。

遨 进 说

日
: `

晋室之乱
,

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
。

由藩王争权
,

自相诛灭
,

遂使戎狄乘隙
,

毒流中原
。

今遗黎既被残酷
,

人有奋击之志
。

大王诚能发威命将
,

使若邀等为之统主
,

则郡国豪杰必因

风向赴
,

沉溺之士欣放来苏
,

庶儿国耻可雪
,

愿大王图之
’ 。 ”

祖邀这番话除对
“

晋世之乱
”

原因

的分析明显不对 (如说什么
“

非上无道而怨叛也
”
)外

,

对当时中原形势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
。

他在北伐中采取的作战步署
,

就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制定的
。

而司马睿虽
“

素 无 北 伐 之

志
” ,

但在当时的情势下
,

如果毫无一点北伐的表示
,

也不好向天下人交待
。

为了敷衍天下人

耳目
,

乃任命祖遨为前锋都督⑨
、

奋威将军
、

豫州刺史出师北伐
,
但又不给任何武器装备和

一兵一卒
,

仅给千人给养和三千匹布
。

这无疑是给祖遨出了一道难题
。

但这并不能动摇他北

伐的雄心壮志
,

同年八月
,

祖遨毅然
“

将本流徙部曲百徐家渡江
,

中流击揖而誓日
: `

祖遨不能

清中原而复济者
,

有如大江 !
’

辞色壮烈
,

众皆慨叹
” ,

从而拉开了威武雄壮
、

艰苦卓绝的北伐

序幕
。

(二 )

祖邀北伐的具体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步骤
。

第一步
,

屯兵淮阴
,

制造兵器
,

招葬和训练土兵
。

本传称他
“

屯于江阴 (按当作淮阴 )
,

起

冶铸兵器
,

得二千余人而后进
” 。

但祖邀在淮阴究竟屯了多久 ? 纪
、

传均无明载
。 《通鉴 》 卷

九十将祖遨自淮阴出屯芦洲 (今安徽毫县东 ) 置于建武元年 (3 17) 六月条下
,

然观其后文即知此

时祖遨不但攻灭了张平
,

迫降了樊雅
,

.

占据了谁城 (今安微毫县 )
,

而且打退了石虎对谁城的

围困 , 而其中仅攻灭张平就花了一年多时间
。

以此倒推
,

则出屯芦洲当在建兴四年 (3 16)
。

如果这种推测可以成立
,

那么祖邀屯兵淮阴的时间至少长达三年 ( 3 1 3一 31 6) 之久
。

在这段时

伺内
,

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

制造兵器
,

招募士兵和训练士兵
。

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

如果说

百人渡江表现了他气吞山河的雄心壮志
,

那么屯兵淮阴为北伐作好充分准备而后行则体现了

他在用兵上扎实而不轻浮
、

稳重而不冒进的名将风度
。

第二步
,

占据徽城
,

立德脚根
。

当时中原的形势是石勒的兵锋虽然摧毁了西晋王朝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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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区的地方政权
,

但并不能消灭该地区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
以强宗豪族为核心的地方

武装集团即各式各样的坞堡组织
。

石勒直接控制的只限于以襄国 (今河北邢台市 ) 为中心的河

北地区
,

而河南地区实际上仍控制在这些坞堡主手中
。

这些坞堡主有的附勒
,

有的附晋
,

有

的动摇于二者之间
,

情况是十分复杂的
。

因此
,

与石勒争夺这一地区
,

实际上就是争夺这批

坞堡主
。

对此
,

祖邀是有所认识的
。

他在向司马睿
“

进说
”

中提到的
“

郡国豪杰
”

就是指的这批

人物
。

但他以为只要北伐之师一旦到达
,

这些人就会
“

因风向赴
” ,

这种估计看来是过于乐观

了
。

此时屯据豫州重镇谁城的是流人坞主张平和樊雅
。

张平本为
“

充豫豪右
”

L ,

曾起兵援救

过北中郎将
、

充州刺史刘演 (刘现兄子
,

其官号为刘现所署 )
,

演署平为豫州刺史
,

署樊雅为

谁郡太守@
,

各据一城
,

拥众数千
。

又有董瞻
、

于武
、

谢浮等十余部
,

各拥众数百
,

皆统属

平
。

后司马睿又派其参军桓宣利用同乡关系说服平
、

雅受其节度
,

并加四品将军
,

使杆御北

方L
。
《晋书》卷八一《桓宣传 》称

: “

(建兴四年) 豫州刺史祖遨出屯芦洲
,

遣参军殷父 诣 平
、

雅
。

父意轻平
,

视其屋
,

云当作马厩
,

见大镬
,

欲铸作铁器
。

平日
: `

此是帝王大镬
,

天下定

后方当用之
,

奈何打破 I’ 父日
: `

卿能保头不 ? 而惜大镬邪 !
’

平大怒
,

于坐斩父
,

阻兵固守
。 ”

这里把张平斩殷父和阻兵说成完全是由于殷义轻侮张平所造成的恶果
。

我们认为这最多只能

算作导致张平阻兵事件的导火线
,

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这位手握重兵的四 品将军不甘放弃

自己的独立王国而去受祖遨的节度
。

在这种情况下
,

祖遨只好兴兵致讨
,

但岁余不下
,

后诱

谢浮杀平
,

遂进据太丘 (今河南永城县西北 )
。

但樊雅犹据谁城对抗
,

张平余众亦助雅攻遨
。

邀于是向南中郎将王含
、

蓬阪 (在河南开封市西 ) 主陈川求援
,

王
、

陈分别遣桓宣 (此时 已为

王含参军 )
、

李头率兵助邀进讨樊雅
。

遨遣桓宣说降樊雅
,

遂进据谁城
。

不久
,

石勒遣石虎围

谁
,

王含复遣桓宣援救
,

宣未至而虎退
,

遨乃留宣共讨诸屯坞未附者
。

按《通鉴》卷九十
,

此

时已是建武元年 ( 31 7) 六月
。

经过一年多的苦战
,

祖遨终于解决了实力雄厚的拦路虎张平和樊

雅
,

占据了谁城
,

立稳了脚跟
,

从而打开了北伐的新局面
。

第三步
,

反复争夺
,

控制整个河南地区
。

在与樊雅的作战中
,

李头援逛有功
,

邀遇之甚

厚
,

头每欢日
: “

若得此人为主
,

吾死无恨
” 。

陈川怒而杀李头
,

李头亲党冯宠率其所属四百余

人归遨
。

川益怒
,

遣众掠豫州诸郡
,

遨击破之
。

太兴二年 ( 3 1 9) 四月
,

川以浚仪 (今河南开封

市 ) 叛降石勒
。

考陈川本为并州乞活陈午从父
,

午 自永嘉末即据浚仪蓬陕为坞主
,

自号陈留

内史 ; 午卒
,

川又 自号宁朔将军
、

陈留太守
。

这股并州流 民集团屯据浚仪达八年之久
,

中途

又曾反复于晋
、

勒之间L
。

据此可知陈川之降勒恐非个人意气所能解释
,

主要原因当是畏惧

祖遨动摇其军心
,

吞并其部众
。
《晋书》卷六二《祖遨传》称陈川降勒后

: “

遨率众伐川
,

石季龙

(即石虎 ) 领兵五万救川
,

逛设奇以击之
,

季龙大败
,

收兵掠豫州
,

徙陈川还襄国
,

留桃豹等

守川故城
,

住西台
。 ”

同书卷六《元席纪》则称
: “

(太兴二年五月 )平北将军 (按当作平西 )祖邀及

石勒将石季龙战于浚仪
,

王师败绩
。 ”

同书卷一 O 四《石勒载记上》亦称
: “

平西将军祖遨攻陈川

于蓬关
,

石季龙救川
,

逛退屯梁国
,

季龙使扬武 (将军 ) 左伏肃攻之
。

…… 桃豹至蓬关
,

祖逛

退如淮南
。

徙陈川部众五千余户于广宗
。 ”

《通鉴》卷九一采用《本纪》与《载记》之说
,

称
: “

祖逛

攻陈川于蓬关
,

石勒遣石虎将兵五万救之
,

战于浚仪
,

邀兵败
,

退屯梁国
。

勒又遣桃豹将兵

至蓬关
,

邀退屯淮南
。

… … ”

然而罗振玉氏 《鸣沙石室佚书》 所收伯希和二五八六号写本晋史

却又与《晋书》本传略同
,

其文曰
: “

平西将军伐陈川
,

闻石虎等济河将救之
,

遨人 左 伏 肃 先

弛⑧
,

遨设伏射杀之
,

虎乃退
。

遂掠豫州诸郡
。

徙川襄国
,

留桃豹屯于川台
。 ”

同一件事
,

竟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
,

究竟哪种说法较近于历史的真实呢 ? 我们认为还是《载记》所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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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历史的真实
。

因为第一
,

如果石虎的援军一开始就被祖遨杀得大败
,

那么他又如何能够
“

掠豫州诸郡
”

和留桃豹守陈川故城呢 ? 第二
,

石虎领兵五万
,

加上陈川的五千
,

共有五万五

千人
,

而祖邀兵众充其量不过万人而 已 (淮阴招募的二千加上合并张平
、

樊雅的数千兵众 ) ,

在这样敌我悬殊的情况下
,

祖邀暂作撤退是合乎情理的
。

第三
, 《载记》 对此事记载最 为 详

细
。

但它并未说祖迅兵败或战败
,

只说
“

退屯梁国
”

和
“

退如淮南
” ,

故《本纪》云
“

王师败绩
”

也

不够准确
,

因为撤退与战败并不等同
。

第四
,

本传所云之
“

逛设奇以击之
,
季龙大败

” ,

可能

与写本晋史所云之祖邀设伏射煞左伏肃就是一回事
, 然而本传将这一小小的得手 过 于 夸 大

了
,

从而失丢其真实性
。

总之
,

由于陈川的投敌和石虎 的南侵
,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
,

祖邀曾暂作撤退
,

于太兴二年五月退屯淮南 (今安徽寿县几
一

但同年十月
,

祖遨即遣督护陈超

进击桃豹L
。

陈超兵败牺牲
,

又复遣部将韩潜与桃豹分据陈川故城蓬破坞
,

潜居东台
,

豹居

西台
,

相持四旬
。

邀以布囊盛土如盛米状
,

使人运往东 台
,

·

又令人担米
,

故意让敌缴获
,

敌

久饥
,

以为邀军粮充足
,

十为丧气
。

同时
,

遨义遣韩潜
、

冯铁追击石勒派来的运粮队于沐水

(故道在今河南东部
,

由黄河东南流
,

过开封市东南流入淮水 )
,

尽获之
,

豹乃退据东燕城 (在

今河南延津县东北
,

古黄河南岸 )
。

太兴三年六月
,

邀使韩潜进屯封丘 (今河南开封市北封丘

县 )
、

冯铁据二台
,

遨镇雍丘 (今河南祀县 )
。

经过一年多的反复争夺
,

祖邀终于取得了决定性

的胜利
。

后又多次遣军要截石勒
,

勒镇戍归附者甚多
,

境土 日益缩小
。

七月
,

勒复遣精兵万

人距遨
,

又为邀所破
,

朝廷以功加遨镇西将军
。

先是河南境内诸坞堡主如赵固
、

上官已
、

李

矩
、

郭默等
,

各以诈力相攻L
,

遨遣使和解之
,

示以祸福
,

遂皆受邀节度
。 “

由是黄河 以 南

尽为晋土
” , “

石勒不敢窥兵河南
”

O
。

第四步
,

练兵积谷
,

准备北渡黄河
。

控制河南并非祖邀北伐的最终 目标
,

他的最终 自标

是要收复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
。

因此
,

他控制河南后
,

不敢稍有懈殆
,

抓紧时间
“

练 兵 积

谷
”

L , 为北渡黄河作好充分准备
。

在此期间
,

出子策略上的考虑
,

他还注意与石勒维持一种
、

“

睦邻
”

关系
,

如遣参军王愉出使石勒 (勒亦遣左常侍董树报聘 )L
,

应石勒之求听开
“

互市
” ,

从中
“

收利十倍
,

于是公私丰赡
,

士马 日滋
” 。

而对
“

河上堡固先有任子 (按即人质 )在胡者
,

皆

听两属
,

时遣游军伪抄之
,

明其未附
,

,
、

诸坞主感戴
,

胡中有异谋
,

辄密以闻
” 。

但不幸 的 是

朝廷对祖邀 的北伐甲贯持不支持态度
。

正当祖逛准备产推锋越河
,

扫清冀朔
”

之际
,

太兴四年

(3 21 ) 七月
,

朝廷派尚书仆射戴溉为征西将军
、

都督司充豫并幽冀六州诸军事
、

司州刺史
,

出

镇合肥
。

邀以渊虽名气颇大
,

然无弘致远识
,

`

而 自己历尽艰辛收复河南
,

现在反位居其下
,

心中甚是不服L
。

特别是此时大军阀王敦与朝廷矛盾 日益尖锐
,

邀
“

虑有内难
,

大功不遂
” ,

遂优愤成疾
。

但他并不因此而消沉下去
。

《 晋书》本传称
: “

逛虽内怀优愤
,

而图进取不辍
,

营

缮武牢城 (按虎牢关
,

唐人避讳改虎为武
,

其地在今河南巩县西 )
,

城北临黄河
,

西接成皋
,

四望甚远
。

遨恐南无坚垒
,

必为贼所袭
,

乃使从子汝南太守济率汝阳太守张敞
、

新蔡内史周

因率众筑垒
,

未成而遨病甚
。 · 4

… 代乃日 )
`

方平河北而夫欲杀我
,

此乃不神国也
,

! 俄卒于雍

丘
,

时 (太兴四年九月 ) 年五十六
·

一册赠车骑将军
。 ”

随着祖邀的逝世
,

轰轰烈烈的北伐事业

从此中断
。

十月
,

朝廷以其弟约代领其众
,
而约无绥御之才

,

不为士卒所附
。

永 昌元年 ( 3 2 2)

祖约退屯寿春
,

祖邀北伐所获之成果逐渐丧失殆尽
。

(三 )

祖遨北伐正值东晋政权创建阶段
,

此时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后赵石勒的南侵
。

祖遨北伐的

成功不但遏制了石勒的南下
,

而且将其势力逐出黄河以南
,

从而扩大了东晋的疆城
,

巩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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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的边防
。

与此 同时
,

权臣王敦久怀逆乱之心
,

亦因慑于祖遨的实力和威望才迟迟不敢发

难
; 而祖巡的实力和威望又正是北伐带来的成果

。

以上说明
,

祖遨北伐对于东晋政权的巩固

和政局的稳定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

而众所周知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一个巩固
、

稳定的东

晋政权的存在
,

对于抵御北方少数 民族统治者的南侵
,

使东南广大人民免受野蛮蹂嗬
,

使先

进 的汉文化得 以保存和延续
,

使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是何等的重要 ! 从这个意

义上看
,

我们完全可以说祖遨北伐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

如前所述
,

在西晋末年大动乱的历史转拆关头
,

门阀士族营垒中有一部分人振奋起来
,

走上 了抵抗少族 民族统治者战斗的前线
,

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

祖遨就是这部分人中

最杰出的代表
。

即使同与他齐名的刘琅相比
,

无论从建树的功业还是从政治谋略
、

军事才能

以及个人品德等方面看
,

祖遨都是要略胜一筹的
。

首先从政治上看
,

史称
“

刘现善能招延而拙手抚御
,

一 日虽有数千人归投
,

其逃散而去亦

复如此
,

所 以卒无所建
。 ”

又称
“

艰为并州牧
,

纠合齐盟
,

驱率戎旅
,

而 内不抚其民
,

遂至丧军

失士
,

无成功也
”

@
。

古人把这归结为刘现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
,

是确有见地的
。

与 刘 现 相

比
,

祖逛则不但善于招怀军民
,

而且尤其长于御军抚 民
。

他在 自洛阳流徙至淮泅的途中就能

体恤和帮助
“

同行疾老
” ,

从而深得众人的拥戴
。

在北伐过程中
,

他更是注意
“

爱人下士
,

虽疏

交贱隶
,

皆恩礼遇之
。 ”

夺回陈川所掠豫州诸郡之
“

子女车马
” , “

皆令归本
,

军无私焉
” 。 “

侯骑

常获没阳人
,

逛厚待遣归
,

咸感遨恩德
,

率乡里五百家降邀
” 。

邀御军
,

肃而有恩
, “

其有微

功
,

赏不逾 日
” 。

故本传又称
: “

百姓感悦
,

当置酒大会
,

着老中坐流涕日
: “

吾等老矣
,

更得父

母
,

死将何恨 !
”

乃歌曰
: “

幸哉遗黎免俘虏
,

三辰既朗遇慈父
。

玄酒忘劳甘瓤脯
,

何以咏恩歌

且午
。 ”

其得人心如此
。

…… (及卒 ) 豫州士女若丧考姚
,

谁梁百姓为之立祠
。 ”
《太平御览 》卷三

三六引袁宏《祖遨碑》 曰
: “

遨为豫州刺史
,

莞时君枢未旋
,

群寇围城
,

冲槽既附
,

城将降矣
。

勇士五百
,

抚戈同泣
: `

非祖侯之为
,

吾其谁为死 !
’

并力齐赴
,

卷胃宵起
,

遂陷坚阵
,

负戈而

反
。 ”

以上说明由于祖遨长于御军抚 民
,

能深得军心民心
,

故省老有
“

慈父
”

之咏
,

勇士作殊死

之斗
,

而这正是祖邀北伐成功的根本原因
。

其次
,

从军事上看
,

刘现由于不善于御军抚民
,

很难深得军心民心
,

故在严酷的战斗中

实力日益削弱
。

这种情况反过来又逼得他在军事上不得不走上单纯依靠外援和贪图
“

侥幸万

一
”

的歧途
,

以致最后落得失地丧命的可悲结局L
。

而祖遨 由于长于御军抚民
,

深得军 心 民

心
,

故在严酷的战斗中
,

虽不是一帆风顺
,

但其实力仍象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
。

祖遨也积极

争取外援
,

但并不依赖外援
,

更不图侥幸取胜
。

对林立于河南境内的坞堡
,

他能根据不同的

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
。

如对顽抗者给于军事上的打击
, 对互相攻击者则利用自己的威望

和 解之
,

从而使其受 已节度
; 最后还采取灵活的态度

,

允许河上有人质在后赵的坞堡主
`

两

属
” ,

从而获得其暗中支持
。

最后
,

从个人品德上看
,

史称刘砚
“

素奢豪
,

嗜声色
,

虽暂自矫励
,

而辄复纵逸
” 。

心胸

又窄狭
,

不能容胜 己者
,

如宠信按人徐润
,

枉杀亢直的令狐盛
。

故其母亦日
: “

汝 不 能 弘 经

略
,

驾豪杰
,

专欲除胜 己以 自安
,

当何以得济? 如是
,

祸必及我
。 ”

L这些乍看似乎只是个人

品德方面的问题
,

但事实证明
,

这样的人很难做到抚军恤 民
,

从而深得军心民心
。

与刘现相

比
,

史称祖遨
“

躬 自俭约
,

劝督农桑
,

克己务施
,

不畜资产
、

子弟耕耘
,

负担樵薪
” 。

事实证

明
、

具备这种品德的人
,

就比较容易做到
“

爱人下士
” ,

从而深得军心民心
。

总之
,

无论从哪方面看
,

祖逛都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民族英雄
、

爱国名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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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① 见《晋书》卷六二《祖邀传》
。

后文凡引本传
,

不再加注
。

又《世说新语 》上卷
,

《德行篇》 注引王隐《晋

书》称范阳祖氏
“
九世孝廉

冲。

② 《太平御览》卷四七六
,

引《晋纪》称祖邀
“
梗概有大志

” 。

③ 《太平御览 》卷五一六
,

引王 隐《晋书》日
: “

祖遨与弟约将母诣洛
,

交结人流
。

遨舅程元 良
,

良弟卫
,

弟收
,

并台郎州都 (按台郎即尚书郎
,

州都即州的大中正 )
,

有势街洛
。

更共扶赞两甥
、

故并升清途
刀。

④ 本传不书年月
,

据《晋书》卷四《惠帝纪》
、 一

《通鉴 》卷八 四
,

齐王周为大 司马
、

长沙王交为镖骑将军俱

在永宁元年
。

⑤ ((4 匕堂书钞 》卷六九引《晋中兴书
·

范 阳祖录》 日
: “
祖迅为东海王越典兵参军

,

智出人表
, 。

据此
,

则

祖遨已就任越典兵参军
。

⑥ “
行主

,
为流 民集团在迁徙过程中推举出的首领

。

⑦祖遨至泅 口及被征为军 谙祭酒的时闻
,

本传与本纪均无记栽
。

《通鉴 》卷 /、 /丫将此事置于建兴元年八月

条下
,

然显系追述之文
,

因为此时邀业 已渡江兆伐进屯准阴了
。

但 (( 通鉴》称
“
左示相睿以 (邀 )为军谙祭酒

冲 ”

考睿为左垂相事在建兴元年五 月
。

据此可知祖邀达泅 口当在建兴元年五月之前
,

被征为军洛祭酒当在建兴元

年五月或稍后
。

⑧ 司马睿 自永嘉元年用王导计镇建邺 以来
,

二心只顾在孙吴旧壤建立自己的小朝廷
,

根本不想北伐
。

如永嘉四年怀帝遣使者日
: “
为我语诸征镇

,

若今 日
,

尚可救
,

后则无逮矣
, 。

睿 不 作任 如 响 应
。

(见 《晋

书 》卷五 《怀帝纪》 )又如愁帝建兴元年七月遣使者刘蜀诏睿进军中原
,

八月
,

蜀至建康
, “
睿辞以 方 平 定 江

东
,

未 暇北伐
” ,

加 以拒绝
,

(泽 《通鉴 》卷 / \ / 、 ) 所谓
“
方拓定江南

, ,

就 是 《元帝纪 》所称 的
“
遣诸 将分定江

东
,

斩叛者孙弼 (按弼为孙皓族人
,

与周娜
,

徐馥起兵反睿 )于宣城
,

平社张于湘州
” 。

建兴四年
、

长 安 不

守
,

睿虽
“
出师露次

” ,

作出一付
“
刻 日北征

冲
的架势

,

但旋即以
“
潜运稽期

”
为借 口取清了这次行动

,

并将督运

令史淳于伯斩首以塞责
。

是以 《通鉴》直书
“
睿素无北伐之志

冲 。

⑨ 本传无
“
前锋都督

冲四字
,

今据 《太平御览卷四八 O 引 《晋中兴书》加上
。

L 见 《晋书》卷一 O 四《石勒载记上 》
。

L 《祖邀传》称平
、

雅官号为刘演所署
, 《晋书》卷八一《桓宣传》则称

“
自称

”

和
“
自号

, 。

L 详见《桓宣传》 。

宣为谁国钮人
,

平
、

雅与之同州里
。

L 详见《晋书》卷一O 四《石勒载记上分
。

关于乞活陈午
、

陈川的情况
,

周一良先生在《乞活考》一文中

论述甚详
、

兹不赘述
。

⑧
“
邀人

冲
二字不好解释

,

疑有脱误
。 “
左伏肃

”
系石勒部将

。

L 详见 《晋书》卷六《元帝纪》 。

L 李矩
,

平阳人
,

刘渊攻平 阳
,

矩被乡人推为坞主
,

东屯荣 阳
。

元帝除为都督河南三郡军事
。

荣阳太

守
。

郭默
,

河 内怀人
,

永嘉之乱
,

率遗众自为坞主
,

后投李矩
,

太兴初年除为颖川太守
。

赵固原为刘 聪 部

将
,

后率千骑降李矩
,

矩令守洛阳
。

(以上详 《晋书》卷六三各人本传 )上官已原为长沙王父故将
,

永嘉之乱后

为坞主
,

事迹不详
。

L 《晋书》卷一O 五《石勒载记下》又称
: “
自河以南多背勒归顺

,

勒惮之
,

不敢为寇 … …祖遨卒
,

勒始侵

寇边戍
。 冲

L 见《通鉴》卷九一
。

L 《晋书》本传称勒
“
与遨书

,

求通使交 市
,

邀不报书
,

而听互市
。 ” 《通鉴 》亦采此说

。

然《石勒载记下》

却详细记述了双方互遣使节的情况
。

今采 《载记》之说
。

L 按祖邀为镇西将军
,

戴渊为征西将军
,

就军号而论
,

征高于镇
。

又戴渊都督六州诸军事
,

其中包扦

豫州
,

故祖邀为其所统
。

@ 见 《世说新语》下卷《尤悔篇 》及注引邓荣《晋纪》
。

O
、

@ 见《晋书》卷六二《刘尽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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